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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符号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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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清民居室内陈设陶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意义，尤以其陶瓷装饰纹样为代表。本文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

法对明清民居陈设陶瓷的花卉纹饰进行分析和归纳，探寻其携带的大量的社会信息，揭示其蕴含的艺术和文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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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我国民居室内陈设物的品类众多，

形制多样，除家具外，各种摆件、把玩在娱乐和

丰富生活的同时表达着特定的涵义，陈设陶瓷就是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类，陈设陶瓷又以花瓶为多，

因此，即使不是花器，陈设陶瓷也多以花卉作为主

要的装饰题材。陈设陶瓷广泛运用花卉纹样进行装

饰，这些纹饰可以说是我国花卉艺术和文化的代

表，从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生活观和艺术品味。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符号学是有关意义与理解的

学问，它探索的对象或者研究内容不仅仅是符号，

而且是符号的作用或者说是指号过程。[1]符号学为

许多研究特别是艺术史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形

成了艺术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艺术史教授罗萨琳柯劳丝提出：世界由符号构成，

艺术史研究不是要去探索符号的外延，而是要去探

索符号的内涵，因为外延是被再现的外部世界，而

内涵才是符号的内在引申含义。基于此，本文对明

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纹饰的

内涵、造型、作用和价值方面。

一、明清民居陈设与陈设陶瓷

　　通过现存明清民居遗存、古籍善本中的插画以

及反映风俗民情的绘画作品，能基本了解明清民居

室内的陈设品及其陈列方式。我们从功能角度大致

可以将其划分为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高档工艺品和

供观赏陈列的纯新产品；按其陈列部位的不同，又

可划分为墙上挂贴陈设、几案陈列陈设、地上陈列

陈设、顶棚悬挂陈设等。[2]明清文人笔记如《长物

志》、《闲情偶寄》等著作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长物志》中设有“位置”、“书画”、“几榻”、“器

具”等，论述了当时室内陈设的物品和要求，《闲

情偶寄》更是在“居室部”中辟出“器玩”部分予

以论述，足见当时人们对于室内陈设的重视。当时

人们对于室内陈设品要求制作精美考究，其造型、

材质、纹饰的选择都已形成相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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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物志》“香炉”部中写道：“三代、秦汉

鼎，及官、哥、定窑、龙泉、宣窑皆以备赏鉴，非

日用所宜。”[3]可见，历经两宋制瓷业的飞速发展，

明代部分陶瓷产品已经从日常实用器皿中分离出

来，成为有较高欣赏价值的陈设陶瓷。陈设陶瓷分

陶器和瓷器两大类。陶器的主要产地有江苏宜兴、

山西浑源以及四川荣昌等地。瓷器的主要产地有江

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福建德化、浙江龙泉等地。

其造型包括特有的瓶、尊、屏、瓷板画、雕塑，以

及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房用品、赏盘、茶具等，

赏玩功能为主，实用功能为辅。釉色和纹饰是陈

设陶瓷的主要装饰，其纹饰的文化内涵丰富，具备

强烈的表意作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生

产特征。与我国传统器物多采用瑞兽纹装饰不同，

明清民居陈设陶瓷多以花卉纹装饰，纹饰的题材内

容、造型构成和意义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内容
与结构

(一)花卉纹饰的内容

　　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以我国久远的花卉

文化为根据，也彰显出相应的时代特征。早在战国

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花卉美与人性美之间相

互比拟，从而构建出一种“朦胧的感悟”，香花喻

美人，更喻君子。佛教传入中国，它对花卉的偏好

唤醒了这“朦胧的感悟”。隋、唐、五代宫廷贵族

阶层对花卉的品鉴垂范了百姓，宋元文人将花卉与

人生哲理、品德操守相关联而产生的所谓“理念

花”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时至明清，花卉已完备

了品格和吉祥寓意，特定的花卉组合形成特定的美

好祝愿。由此，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具有了指代

品格、表达寓意和祝愿的多重意义：

　　花之品格——自古中国人对花卉的欣赏，往往

超越感觉和经验的“悟知”，将花美与人格美相联

系，是从“目悦”到“心动”的升华。佛教教义的

普及和历代皇室贵族对富贵格调的崇尚，使莲花、

牡丹、芍药等名贵花卉逐渐成为高贵的象征。百

姓在赏玩和品鉴花卉时，也自然将花卉的特征联想

成为美好品格，如梨花洁净、桃杏热烈、含笑平易

等等。明代插花大师袁宏道在其著作《瓶史》中提

出了“名花”、“主花”、“使花”等概念，民间也有

“花中婢子”、“花中雅客”、“花中隐士”之说，可

见当时绝大多数花卉已被赋予了明确的个性品格。

　　花之寓意——花卉绚丽的姿容让人自然联想到

人生的繁华，花卉的盛开与凋落也可隐喻着时间的

变换，但对明清花卉纹饰寓意产生重要影响的则是

宋代的文人思潮。在文人们看来，花卉不仅能怡情

娱乐，更是人生意趣、个人抱负的表达，如以梅花

比喻坚韧、兰花比喻清高独立等。与贵族崇尚富丽

不同，文人喜好“清雅”，多数认同“非美”的观

念：花卉姿色之美不若其内涵寓意之美，所以赏花

之事，重在会意。这些观念使得松、柏、竹、桂等

植物加入到传情达意花卉纹饰的行列之中，也极大

丰富了花卉纹饰的寓意。

　　花之祝愿——明清时期流行着运用谐音的方

法，将特定的花卉或动植物组合来表达美好祝愿的

市井文化。如金桂、银桂、海棠组合在一起代表

“富贵满堂”、一树红梅枝头停着喜鹊代表着“喜

上眉梢”等，它们体现了最朴素最直接的生活追求

以及广泛通俗的幸福观念。如果说文人以花卉来寓

意高雅的生活情趣，那么百姓用花卉表达祝愿则显

示花卉成为了通俗的吉祥符号。

(二)花卉纹饰的构成

　　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结构大致可分为

图案式和画卷式两类。图案式花卉纹饰的结构基本

包括以下几种：

　　(1)缠枝花——纹饰由主体花朵以及富于变

化、延绵不断的二方连续缠枝花叶纹构成，以“缠

枝莲”、“缠枝牡丹”纹饰为代表。(见图1)以S形曲

线为主体的骨架，可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穿插无限

内容，使图案变幻莫测，妙趣横生。[4] 

　　(2)穿枝花——由缠枝花发展演变而来。这种

花卉纹饰由不同走向的骨架及花朵构成，穿花自

图1  五彩缠枝牡丹纹尊 清顺治
Fig.1 Wine vessel with interlacing peony sprays in antique 

overglaze enamels, Shunzhi period, Qing Dyn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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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流畅，丰富活泼。有同花同向式穿花、同花异

向式和异花异向式等样式。在此纹饰基础上还可将

瓜果、动物纹样穿插其中，形成层次丰富、图形

饱满、寓意广泛的穿枝花纹样，[5]以“凤穿牡丹”、

“蝶恋花”纹饰为代表。(见图2)

　　(3) 折枝花——由一支或者几支花卉为主，也

可配合动物、果蔬，以“折枝梅”、“折枝菊”为代

表。(见图3)明代初期，上述花卉纹饰构成总体豪

放疏朗，而后逐渐造型饱满、层次复杂，到清代末

期变得过于呆板、繁缛。

　　(4)花瓣纹、叶纹——由花瓣、叶片或者花瓣

叶片变形的纹饰，通常作为主体纹饰的配饰，或者

描绘于器物的口沿或底部边缘。代表纹饰有“莲瓣

纹”、“菊瓣纹”、“芭叶纹”。(见图4)

　　画卷式花卉纹饰的构成基本遵循宋代工笔花鸟

绘画的形制，在陶瓷器的装饰面上使用彩料作画。

“五彩”、“粉彩”创烧成功之后，陈设陶瓷画卷式

的花卉植物纹样就得以更精准地表现中国传统工笔

绘画的神韵。(见图5) 

三、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美学
价值及其符号作用

(一)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美学价值 

　　陈设陶瓷具备了生活美、技术美和艺术美三方

面的美学价值。如前所述，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

纹饰的内容题材、构成形式反映了我国农耕文明社

会各阶层的美学观念，体现了生活美，是其美学基

础；运用恰当的材料和工艺技术对花卉纹饰充分表

图2  龙泉窑青釉凤穿牡丹秀墩 明正德
Fig.2  Celadon Garden stool with phoenix and peony, Longquan 

ware, Zhengde period, Ming            

图3  青花折枝桃竹纹梅瓶 明永乐
Fig.3 Blue and white Meiping (Prunus) vase with peach and bamboo 

sprays, Yongle period, Ming

图4  青花缠枝莲纹花觚 清
Fig.4 Blue and white wine vessel with interlacing lotus flowers, Qing

  图5  撒蓝底五彩描金开光竹梅花鸟纹瓶 清康熙
Fig.5 Blue vase with gold traced bamboo, plum blossoms and birds 
in antique overglaze enamels on white panels, Kangxi period,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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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体现了技术美，是其技术基础；通过和谐的比

例、流畅的线条、凝练的色彩、以适度原则将纹饰

与陶瓷的造型、材质等特征结合，传达特定意义，

形成完整的意境，体现出我国传统的装饰艺术美，

是其美学价值的核心。就装饰美而言，其表现在一

下两方面：

　　(1)花卉姿态与纹样构成的变化之美

　　花朵的含苞与怒放、花枝的疏朗与繁密、花色

的浓妆与淡抹等自然属性决定了花卉纹样的多变。

中国传统的“形神兼备”、“文质彬彬”等美学思想

则是花卉纹饰构成变化的理论依据。陈设陶瓷的基

本造型、装饰面的位置、形状和大小以及材料技法

等物质因素具体限定了花卉纹饰的位置大小和形态

构成。以牡丹纹为例，图1、图2、图6都是以缠枝

牡丹纹装饰，但却各有特点：青釉牡丹纹套瓶体积

较小，装饰面积有限，所以缠枝较少，花朵的比例

大、花瓣层次分明、花型精美考究；五彩缠枝牡丹

纹尊使用青绿色的缠枝和叶片遍布周身，花型有多

瓣和正侧面两种，形态比较粗放；龙泉窑青釉秀墩

上的牡丹纹与凤鸟纹结合，花朵的造型与穿插其中

的云气纹样近似。可见，作为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

卉纹饰中最常见的题材，牡丹花纹样的造型、构成

虽然已经具有了较稳定的样式，却并不会给人以呆

板和乏味的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花卉纹样

始终将立足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生出一种变化

之美。

　　(2)莹润质地与花卉纹饰构成的生机之美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三境界》中谈到：

“任何东西，不论其为木为石，在审美的观点来

看，具有生命与精神的表现。”明清之前，陶瓷的

纹饰大多是作为釉面装饰的补充，欣赏这些陶瓷往

往只谈“釉色之美”；而明清民居陈设陶瓷的花

卉纹饰则将釉的质感与花卉的姿态、色彩融合在一

起，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之美。这种生机

不仅来源于花卉的符号意义，更来自于“文”与

“质”适度的结合：花卉纹饰不仅被赋予了多变的

形态、鲜艳的色彩，更具备着温润的触感，晶莹釉

面上的片片花瓣仿佛新鲜得还带着晨间的露水一

般，生机盎然，这是陶瓷独特艺术表现力的体现。    

(二)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的符号作用

       (1)表达追求吉祥的生活观

　　陈设陶瓷主要运用其纹饰传情达意。明清时

期，代表着普通大众幸福观的吉祥文化已经蔚为大

观并广泛普及，百姓喜闻乐见的装饰纹样几乎要求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

也表达出普通百姓的吉祥观念。将明清民居陈设陶

瓷的花卉纹饰与宋元时期陶瓷花卉纹饰的总体特征

相比较，不难看出花卉纹饰的造型表现变得更细致

具体，纹饰的色彩普遍由淡雅变得艳丽，纹饰的构

成则更复杂繁琐，这些变化迎合了大众通俗审美的

需求，营造出“热烈”、“通俗”、“直白”的视觉效

果。特别是明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中花卉的品种数

量以及特定搭配的花卉组合大量增加，利用比喻、

谐音的方法构成特定的吉祥寓意，如：牡丹玉兰图

案的瓷瓶寓意是“平安富贵满堂”(见图7)、花瓶

上描绘月季象征“季季平安”(见图8)、竹子梅花

的组合为“竹梅双喜”，此外还有香花三元、春花

 图6  青釉镂空牡丹纹套瓶 清乾隆 
Fig.6 Double-walled celadon vase with hollowed out peonies, 

Qianlong period, Qing 

 图7  德化粉彩铺首玉堂富贵纹 象腿瓶 清同治
Fig.7 Dehua elephant foot vase with animal heads and magnolia, crabapple 

flowers and peonies in overglaze enamels, Tongzhi period,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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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釉里红四季花纹盖罐  明洪武
Fig.8 Covered jar with flowers of four seasons in underglaze red, 

Hongwu period, Ming

三杰、玉树芝兰等，表达出民间“平安、富贵、喜

庆”的吉祥观和幸福观。  

　　(2)表达艺术的生活观

　　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既表达了大众对于

吉祥如意的向往，也反映出部分具有一定社会地位

和文化素养的欣赏者的审美情趣和人生追求。“纹

如其人”，相对于热烈、通俗的吉祥花卉纹饰，文

人雅士们在居室陶瓷陈设上多选择那些花卉纹饰风

格含蓄、纹饰构成清新自然、花卉内容题材具有隽

永象征意义的作品，或借物言志，或以花自比，

所谓“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这是

“雅”的审美追求、是诗意意境的营造、是理想人

格的反映、更是一种艺术的生活观的表达。花卉纹

饰能够准确、妥帖的传情达意，吻合了我国“借物

言志”的传统文化习惯，是陈设陶瓷得以推广的重

要原因。中国的艺术作品格调高且寓意深刻，不仅

希望借此对观赏者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而且试图

帮助人们深入地认识人类的内心世界，以此追求至

高无上的完美精神境界。[6]

　　(3)文化的物化

　　花卉纹饰以及其构成方式与特定的象征意义之

间形成固定的指代关系，是社会生产技术水平、

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大众情感、地域民俗等多种

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物象与意义的联合

过程，就是文化的物化过程。明代青花瓷在元青花

的基础上得到了巨大发展，将色料的浓淡运用与中

国传统水墨绘画“墨分五色”技法联系起来，扩大

了陶瓷纹样的表现形式。彩瓷的兴起，丰富了陶瓷

纹样的色调。“釉里红”、“斗彩”、“粉彩”、“珐琅

彩”等新工艺更是大大提升了陶瓷的艺术表现力。

陈设陶瓷的花卉纹饰就这些优秀新工艺、新技法的

代言：它们或着力表现花卉图案的细致精巧、或凸

显花卉的生动姿态和鲜艳色泽、或追求花纹平面

构成上的复杂多变、或意在对花卉立体真实感的表

现，这些极具装饰效果的花卉纹饰，是民族审美观

念的物化，更是时代工艺技术水平的物化。

　　花事风雅，中国人性格中的含蓄内敛、多情善

感等特征在将花卉与特定的意蕴结合的过程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从对物象的

感性认识中达到体会与感悟，以有形的象来表达无

形的意，以有限的形态来诠释无限的精神，而不是

用理性和科学去研究分析对象。在明清民居陶瓷陈

设上，无论是图案式还是画卷式的花卉纹饰，其根

本目的都不是精准、客观、全面的再现花卉植物，

而是以它为符号来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和思考，从而

达到精神的契合与心灵的交流。如果说地域民俗、

伦理道德等文化内容可以用语言文字记录传承，那

么对于世界特定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则是难以用语言

文字来表述的，只能通过相似的思维体验才能实

现，所以说，明清民居陈设陶瓷的花卉纹饰也是我

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物化。

四、总  结

　　明清时期，陈设陶瓷从日用陶瓷中分离出来，

成为民居中不可或缺的陈设艺术品，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携带着极具审美和文化价值的纹饰，

尤以花卉植物纹饰居多。其中，图案式的花卉纹饰

大多数从选择题材到构成样式均能与民间艺术、民

俗文化相互印证，具有“吉祥”象征意义；画卷式

花卉纹饰的形式则更接近中国古典文人画，题材和

寓意大都表达了文人追求的文化意境。可以说，明

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饰迎合了各阶层的审美和文

化需求，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迄今仍具有

蓬勃的生命力。品读我国明清民居陈设陶瓷花卉纹

饰，不仅让人体味到悠远的传统韵味，更仿佛穿越

了时空，在灯下与一位故人深谈，聆听到中国传统

艺术的无上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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